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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：

讀經，為傳統蒙學的主要方法，當今則是注入體制教育的活水。在凡事講求效率的21世紀，我們如何能為讀經教育建立理論、開展方法？如何能為台灣缺失的情意教育挹注更多心力？
筆者從「朗讀」的角度來看，認為可以嘗試由《大學》開始，文章經相同文字複沓和聲調特別的組合，能收韻律的效果；況且，《大學》不若《論語》以單則為主，又可練習文氣。施行時，教師應嚴格要求學生確實指讀，可提高識字能力；輔之以運用「去聲重音讀法」，能更提高注意力、增加樂趣，體會漢語抑揚頓挫之美。
本文從自身推廣讀經的經驗出發，結合指導國語文競賽、帶領研究生實驗教學的心得，說說讀經教學的教材和施行要點。期盼能為教學現場教師提供思考點，抛磚引玉，為讀經教育和語文教育盡棉薄之力。
關鍵詞：

    讀經、朗讀、《大學》、指讀、去聲重音讀法
壹、前言

    華人社會推動讀經，提供新的教育思考取向；這個傳統蒙學的實作方式，當成為當今體制內補救情意學習的方式。大抵認為讀經可以陶冶性情，教化民眾，具有規範性功能。目前國內讀經教育研究較多仍以兒童為對象，指出讀經的多項好處，諸如增加記憶力、語文能力，更在德育、群育、美育等項目上，效果相當顯著等。（周碧香，2011a：72）讀經教育與生命教育，皆能彌補教育體制的不足，提升了情意學習的重要性。（周碧香，2011b：216）
在事事講求效率的21世紀，我們如何能為讀經教育建立理論、開展方法？如何能為台灣缺失的情意教育挹注更多心力？換言之，讀經在不講究師資、不講究技巧之下，如何能發揮最大效能？是為本文寫作的動機。
    本文從自身推廣讀經的經驗出發，結合指導國語文競賽、帶領研究生進行實驗教學的心得，說說讀經教學的教材和施行要點。期能提供教學現場教師思考及參考，抛磚引玉，為讀經教育和語文教育盡棉薄之力。

貳、讀什麼
讀經教育讀什麼？無庸置疑的，當然是「經典」。「經典」，是語文之結晶，文化之精華，智慧之淵藪。為何以經典為教材呢？其意義何在？
經典訴諸普遍的人性，經典之必要，在於其記錄了永恆的人性以供後世讀者藉以教化自身。（張錫輝，2010：27）
「經典」是人生智慧的源頭，是人處世的準則，要修身養性，通達事理，以此最為便利。『經典』更是文化的根源所在，有了根源性的文化教養，很容易開發一個人的理性，而涵養出深廣的心胸和能力。（王財貴等，2011：78）
經典乃經典是文化的根源。學習「經典」，是達成高度語文造詣最簡捷的方式，更是深入文化智慧唯一的路徑。(王財貴等，2011：序)研讀經典一面能提昇語文能力，同時又啟發理性、開拓胸懷的最直截有效的教育，培養閱讀古文的能力，才可以直探文化智慧的核心。(王財貴，1995：31-32)經典名著，不論四書、五經、諸子、百家、唐詩、宋詞，流傳久遠，都具有開朗涵宏的氣象與優雅高尚的情懷，讀中國經典，當有助於開拓一個人的心胸志趣，培養一個人的敦厚好學精神。(王財貴等，2011：34) 
那麼從何者開始較好呢？王財貴曾提及：
與其讀誦學校的白話文教科書，不如讀誦《三字經》；與其讀誦《三字經》，不如讀誦《千家詩》；與其讀誦《千家詩》，不如讀經唐詩宋詞；與其讀誦唐詩宋詞，不如讀誦文選，如《古文觀止》；與其讀誦文選，不如讀通百家諸子；與其讀誦百家諸子，不如讀誦「十三經」。要讀誦「十三經」，則當從「四書」起，「四書」又以《論語》為先，這是民族文化之根本命脈所在！（王財貴等，2011：60）
王老師認為由《論語》開始，源於文化傳承的角度出發。多年來，筆者從幼稚園、國小到親子讀經班推廣，亦皆以《論語》為重心。《論語》因為是語錄體，內文長短不一，短者一句話就結束了；雖然短則有利於驗收學習成效，習以為常後，學生會排斥較長的篇則。此問題一直困擾著筆者，無意間發現朱熹對四書閱讀次第的看法，摘擇一二（宋‧黎靖德編，1986：249-250）：
讀書，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。如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語》、《孟》四書，道理粲然。（《朱子語類》卷第十四‧大學一‧綱領）
學問須以《大學》為先，次《論語》，次《孟子》，次《中庸》。（《朱子語類》卷第十四‧大學一‧綱領）
人之為學，先讀《大學》，次讀《論語》。《大學》是箇大坯模。《大學》譬如買田契，《論語》如田畝濶狹去處，逐段子耕將去。（《朱子語類》卷第十四‧大學一‧綱領）
某要人先讀《大學》，以定其規模；次讀《論語》，以立其根本；次讀《孟子》，以觀其發越；次讀《中庸》，以求古人之微妙處。《大學》一篇有等級次第，總作一處，易曉，宜先看。《論語》卻實，但言語散見，初看亦難。《孟子》有感激興發人心處。《中庸》亦難讀，看三書後，方宜讀之。（《朱子語類》卷第十四‧大學一‧綱領）
《大學》如一部行程曆，皆有節次。今人看了，須是行去。今日行得到何處，明日行得到何處，方可漸到那田地。（《朱子語類》卷第十四‧大學一‧綱領）
朱熹重視《大學》，乃立基於儒者基礎教育的全貌、建構儒學理論的脈絡之上，從《大學》義理特色，按照教學、學習，安排儒學基礎經典的為學的順序，先《大學》，次《論語》，次《孟子》，次《中庸》。朱熹氏推崇《大學》舖陳著為學的入手及次第，以之為為學功夫。

    對於注重讀誦而不解釋的兒童讀經而言，是否也適用從《大學》入手呢？筆者起先有點擔憂，因為不解釋，捨棄了《論語》不斷重複的「子曰」，又擔心「格物」、「正心」會讓學生感覺太過枯燥，但是仍想試一試其適切性。
103年9月起，筆者有機會重頭帶領中年級的學生讀經，改變以往從《論語》開始讀的慣例，嘗試由《大學》入手，再讀《中庸》，最後才讀《論語》。
一年半下來，這一班學生很喜歡《大學》和《中庸》，而且快速地背誦，有人還問：「有沒有長一點的《大學》和《中庸》呀？」但也有一點副作用，讀《論語》的時候，天真的問：「為什麼要一直換行？」、「孔子為什麼說這麼多話？」真是令人啼笑皆非。當然也再次印證「難與否」是大人的事，小孩是不考慮的，他們只在意「好不好玩。」為了滿足讀誦長篇的需求，筆者不定期地複習《大學》和《中庸》之外，也搭配古文如〈蘭亭集序〉、〈桃花源記〉、〈歸去來兮辭並序〉、〈醉翁亭記〉等名篇，令人意外地，他們背誦古文的速度和穩定度都高於背誦《論語》。在大人眼裡覺得較困難的長篇，小孩不以為苦；我們認為好記的短篇，他們卻不怎麼領情，為什麼呢？啟人疑竇。
如是，同列「四書」之中，誦讀效果《大學》何以能優於《論語》呢？
參、怎麼讀
    學習語文的規律有二：語文的習得能力愈早愈強、透過大量反覆熟悉而自然領悟獲得。「只要相信『書讀百遍，其義自現』，就這樣讀起來！因為一切語言學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多『接觸』，而文化教養最直截的方法也是多『熏習』而已。」（王財貴等，2011：78）、「在毫無壓力的情況下，而語文能力之浸潤已在其中，文化心懷之涵養已在其中……漸漸在生命的各方面產生受用，這便是所謂的無師自通。」（王財貴等，2011：79）可知不斷地誦讀是為簡單的方法。目前筆者教學亦堅持「老實讀經法」，但稍微調整。
1. 行禮：讀經之前師生向至聖先師孔子畫像行禮，師生相互行禮、問候。
2. 三正一壓一指：要求學生椅子擺正、身體坐正、書本擺正，左手壓、右手指。
3. 複習舊進度：師曰：「小朋友，跟我一起讀」，老師和學生共讀上週進度。
4. 帶新進度：師曰：「小朋友，跟我讀」，生曰：「老師請讀」，第一次老師讀一句、小朋友讀一句；第二次老師讀一大段落，學生跟著讀。
5. 複習新進度：全班齊讀。
6. 行感謝禮：學員、教師執行感謝禮。
    帶新進度時的口訣：「小朋友，跟我讀」、「老師請讀」，學生必須回答的意義有三：一是告知教師自己已準備妥當，可以開始了；一是提示自己必須專心聆聽老師如何讀、讀到哪裡；又次，表示尊師。
除了例行的步驟之外，這一年特別注重指讀、訓練聲調和仿讀三者。
指讀（fingerpoing-reading），讀者直接以手指一字一字的指字，以認得文字的方法，能連結字形與字音。
聲調，句末的上聲，如「也、矣」等字必須讀全上。遇到第四聲，則必須加重讀音。
仿讀，學生先專注聆聽教師讀，再模仿教師的斷句、輕重、快慢變化讀出該句。學生在眼視、手指、口誦之外，也強化聆聽能力。聆讀和仿讀，是筆者訓練古文朗讀選手的基本工法。
指讀是讀經的基本要求，著重訓練學生的專注力及認字能力；強化聲調和仿讀，增加專心和聆聽文句的能力。
指讀能訓練專注力普遍是認同的，故沿用之。指讀與認字能力的關係明確，研究生邱文華以《聲律啟蒙》為實驗教材，發現指讀不確實的孩子（S5）雖然背誦成果好，在識字能力的測驗上不佳；而認真指讀的孩子（S6），雖然背誦成效不好，卻在識字量的測驗上表現亮眼。（邱文華，2014：102）
「去聲重音讀法」的靈感，源自筆者帶領「語教系親子讀經班」尋找入聲的小技巧，當時《唐詩三百首》是誦讀的教材之一，有一回讀到〈楓橋月泊〉，小學員問：「為什麼『月落』兩個字的旁邊都有小黑點，是不是印壞了？」當時驚訝小孩的聰慧，隨性地教他們用閩南語吟讀，課堂氣氛極好，利用機會教導小黑點是為了標示入聲字，雖然用國語讀經不必考慮入聲，但是遇到小黑點的字，如果讀得短促有力，就可以和其他聲音分辨。到國小帶班時，以《學庸論語》為主要教材，原本以為用不到類似的方法，然因學生四聲區別度不高，加上偶而走神，就試著挪用了尋找入聲的遊戲，改尋覓去聲字。試以舉首段為例說明：
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靜，靜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慮，慮而后能得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
首段共十三句，58個字裡有24個去聲字，每一句都有去聲字，少則一個、至多三個，還有接連出現者。遇到去聲字時，就必須加重讀音，而且調值必須到位「51」。學生因積極找尋去聲字、加重語氣，眼睛、手指和口誦的配合度提高了，自然就能集中精神，更加專注，成為我們提振士氣和樂趣的祕方。
肆、朗讀與《大學》
     前面談及讀什麼和怎麼讀，小朋友喜歡讀誦《大學》甚於《論語》，為什麼呢？為何加重去聲能達到增加專注力的效果呢？往下嘗試以「朗讀」解釋之。
    朗讀，就是明朗地誦讀，是依據內容的段落、詞句所包含的主旨與情感，原原本本的運用語言技巧，以優美的節奏，高低、輕重、強弱、快慢的音調，把原作品詞句的意態、語氣，生動的表現出來，進而產生賞心共識的感受，朗誦是文學表達的重要途徑。
文學作品藉文字表達而成篇籍，篇籍流傳而達異時異地，讀者為求深切體悟作者之意、感受作者之情，其最佳的契悟之道，便是朗聲諷誦作者的作品，故自有作品以來，諷誦便已開端；而自古至今，諷誦的歷史已綿衍幾千年了。周禮大司樂云：「以樂語教國子，興、道、諷、誦、言、語」。鄭玄注云：「背文曰諷，以聲節之曰誦。」可知朗聲讀書謂之諷，朗聲讀而有節奏謂之誦。（謝雲飛，1978：34）
可知，朗聲而讀是一種賞析的方式，也是讀者與作者情感的交流。同時，朗讀是一種美讀，可以刺激聽者的興趣，引起情緒的共鳴作用。
何謂「美讀」？顧名思義是指詩文的誦讀，要達到自然悅耳的境界和效果。換言之：朗讀詩文，要讀得好聽，情意的表達得宜，又具有緩急快慢、抑揚頓挫的節奏，便是美讀。（邱燮友，1991：25）
在好的聲音表現中，不但使原作的形式在聽者間發生效果，就在內容上，也得到充分的了解和發揮。文學欣賞，不外詞情的欣賞，同時也得觸及聲情的欣賞。文章的詞情是意義性的部分，聲情的賞析，已擴及文章的音樂性，包括文章的韻律、節奏、聲調等聲情之美。（邱燮友，1991：21）
朗讀能融合文義與聲情，朗讀更是一種以聲音詮釋情意的手段。雖然對讀經而言，其實不太需要如古文朗讀般注重咬字清楚、句讀、語氣，但是既然讀的是漢語文本，那麼把聲調讀清楚、讀到位就是基礎功夫了。
漢語是一種具有聲調（Pitch）的語言，聲調具有分辨意義的作用。傳統詩歌以平上去入四聲構成了平仄律，並對其描述：
平聲平道莫低昂，上聲高呼猛烈強，去聲分明哀道遠，入聲短促急收藏。（王雲五主編，1968：16）
平道、高呼、分明、短促，都是說明語音律動的具體表現。就現代語音學而言，能夠產生律動作用的聲音質素，包括了「音長」、「音重」、「音高」、「音色」四者。（謝雲飛，1978：36）聲調雖主要由音高決定，表現音響的高低升降，同時也涉及長短、升降，所以聲調的曲折變化，讓音節抑揚有致，為詩歌格律形成的要素。
利用「音高」以組成音律的，以漢語為最明顯。因為漢語的語詞都有聲調，而形成聲調的主要因素是音高，所以漢語詩歌便特別重視各音節間的音高之調配。凡是利用音高的適切調配而產生節奏的，我們就稱這種音律為「高低律」。前人所謂「若前有浮聲，則後須切響」，就是指音高的調配必須恰當使成有幽美的音律之謂。（謝雲飛，1978：20）
依此，只要聲調搭配得合宜，無論詩歌或散文、無論古作與今作，皆能產生如歌的韻律效果，這是漢語語音的根本優勢。嘗試整理《大學》內文及標題的現代聲調如下：
表一：《大學》聲調統計表
	聲  調
	調值
	調型
	字 數
	比例％

	一（陰平）
	55
	高
	 339
	19.3

	二（陽平）
	35
	揚
	 553
	31.5

	三（上聲）
	214
	起
	 352
	20.1

	四（去聲）
	51
	降
	 508
	29.0

	○（輕聲）
	5
	短
	   1
	 0.1

	
	
	總計
	1,753
	100%


從上表可得知《大學》聲調的比重依序為二＞四＞三＞一，筆者帶讀特別的加重的上聲和去聲，合計有860次，佔49.1%。以「大學」二＃字聲調的去聲和陽平則計有1,061次，佔60.5%，若以與「大學」相同聲調的【四二】組合為檢索條件，共有154組，換言之，通篇《大學》除了篇名和首句「大學之道」出現兩次「大學」，餘者未見此二字連用，但就聲調組合，卻有152次的循環、呼應，形成韻律效果。
    承此，再思考【四二】組合的意義何在？筆者嘗試由語音學知識解釋之，去聲的調值是51，屬於高降型調；陽平聲調值35，屬於上揚型調，二者接連出現，先降再揚，近於上聲的「起」調型，而兼有「上聲高呼猛烈強」的特質。這或許可以解釋運用「去聲重音讀法」誦讀《大學》，能激勵學生以收意外之效。
最後，去聲重音讀法，顧及聲調音高的「高低律」，更利用了「音重」形成節奏，是「輕重律」的表現；是一種簡單又好玩的方法。
伍、結語
「讀經」，一定要讀誦出來，朗聲而讀、明朗而讀，才能將文字化為韻律。筆者到國小帶領讀經，遇到小朋友排斥長篇文本的困擾，有幸閱讀《朱子語類》看到朱熹對《大學》的推崇，故以新的一班學生為實驗對象，配合「去聲重音讀法」，成果令人欣喜。本文以朗讀的角度，嘗試解釋讀《大學》和「去聲重音讀法」何以能快速有效之因，野人獻曝，期能為讀經教學盡一己之力。因個人才學所囿，尚望  方家不吝指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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